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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视域下的中东海洋安全合作研究

方晓志　 胡二杰

摘　 　 要： 中东地区位于印度洋北端，是世界能源与资源的主要输出地，也
是连接东西方航运的海上生命线，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 目前，中东

地区的海洋安全合作进展显著，主要的合作内容包括地区国家开展的区域

安全合作和联合军演，以及国际社会为应对海盗、海洋环境污染等非传统

威胁而建立的多项安全机制等。 但是，由于大国博弈、地区国家内部矛盾

以及海盗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突出，中东海洋安全受到美国企图独霸中东、
国际社会难以长期持续投入、地区国家维护海上安全能力薄弱以及滋生安

全威胁的根本问题难以解决等因素的制约，面临多重挑战，合作前景仍不

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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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地区位于印度洋的北端，重要的海域包括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又称阿拉伯

湾），通常被称为“印度洋北部的弧形战略地带”①，被列入“大印度洋”的地理范畴，
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 诚如美国学者卡普兰所言，“如同欧洲勾勒出了 ２０ 世纪

的世界格局轮廓一样，大印度洋（西起非洲好望角，途经阿拉伯半岛、伊朗高原和印

度次大陆，一路向东延伸至印度尼西亚群岛）可能构成对新世纪来说具有象征意义

的世界格局图景”②。 从全球地缘战略格局来看，该地带构成了欧亚大陆柔软的腹

部，是欧亚大陆唯一面向温水海洋的地区，且拥有苏伊士运河、红海、曼德海峡、霍尔

木兹海峡等多条海洋交通要道。 所以，控制该地区不仅意味着可以从海洋方向上掌

控整个印度洋，而且还有助于在陆地方向从“边缘地带”向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渗
透。 随着全球能源需求和海上贸易的逐年递增，该地带已不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战

略区域之一，还因为区域内根深蒂固的矛盾和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成为世界上爆

发冲突风险最高的地区之一。

一、 印度洋视域下的中东海洋安全历史演进

从 １９ 世纪中期到二战结束前的一个世纪里，印度洋是“大不列颠的内湖”，地区

海洋安全主要由英国维护。 贯通东西半球的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其沿岸地区成为英

国军力部署的重心所在。 二战后，国力衰落的英国迅速从印度洋地区收缩力量，其
留下的权力真空被美苏两国竞相填补。 在这场权力角逐中，美国竭力加强对波斯湾

的控制，极力遏制苏联力量的进入。 冷战结束后，美国调整军事战略，在波斯湾等地

投放强大作战力量，并依托迪戈加西亚基地等强化对印度洋的军事控制。 进入 ２１ 世

纪以来，印度洋海权“美国独霸”的权力结构开始松动。 面对中印两国的崛起，美国

奥巴马政府提出“印太（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战略概念，试图通过印度洋将东亚和中东连为

一体，以便更好地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一） １９ 世纪中期到二战结束前： 英国主导的“大不列颠内湖”
１５ 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开辟通往印度的新航路后，葡萄牙、荷兰、英国

和法国等欧洲列强即在印度洋展开角逐，对沿岸国家进行掠夺和殖民。 英国自 １７ 世

纪开始努力构建以印度为战略支撑、涵盖整个印度洋海区的“东方殖民体系”。 在

１８０５ 年特拉法加海战后，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进一步巩固，在印度洋的势力范围迅

速扩展。 英国人在 １８２０ 年抵达波斯湾，１８２４ 年吞并新加坡，１８３９ 年抵达亚丁。 至

·３０１·

①

②

宋德星、白俊：《“２１ 世纪之洋”———地缘战略视角下的印度洋》，载《南亚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第
３２ 页。

［美］罗伯特·Ｄ．卡普兰：《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吴兆礼、毛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 页。



中东安全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１９ 世纪中叶，英国几乎控制了印度洋所有的入口，占据绝对优势。 印度历史学家潘

尼迦对此这样描述道：“至于印度洋，这就比别处更像是不列颠的一个内湖了。 诺大

的印度洋面，其他欧洲国家一点好处也沾不上手，就是在海洋附近的地方，亦复如

此。”①这种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二战，英国基本维持了印度洋的海上安全，实现了所

谓“英国治下的和平”。
在英帝国主导时期，对于中东地区而言，苏伊士运河的竣工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１８６９ 年运河开通，中东海域贯通东西半球的咽喉要道作用凸显，成为无可取代的世

界海路交通枢纽。 恩格斯曾作如此评价：“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
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②虽然运河最初由法国

人修建，英国却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通过巧取豪夺，逐渐控制运河，并在 １８８２ 年通过武

力占领，完全掌握运河的所有权，随后在运河沿岸部署重兵。 欧洲其他列强不满英

国的垄断地位，联手争夺运河的自由通行权。 １８８８ 年，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
西班牙、荷兰、奥匈帝国等国共同签订《君士坦丁堡公约》，旨在确保所有国家在任何

时候都可以使用苏伊士运河。 １９０４ 年，英国加入该公约。
总体而言，自 １９ 世纪中叶以来，“印度洋实际上一直是英国的一个湖泊，而且在

某一时期大部分沿岸国土都是大英帝国的组成部分或在大英帝国的保护下。”③但进

入 ２０ 世纪后，英帝国开始由盛转衰，尤其是经历了惨痛的两次世界大战后，其国力遭

受重创，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从印度洋地区进行力量收缩已是大势所趋。 １９５６
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埃及实现运河国有化而告终，英法继续控制该地区的殖民主

义努力遭到了沉重打击。 １９６４ ～ １９６８ 年，英国经过痛苦的决策过程，最终决定在

１９７１ 年底以前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出全部军力，此举是英国一流大国地位终结的重

要标志④。 二战后兴起的“侧翼大国”美国和苏联旋即成为印度洋地区的主要利益角

逐者。
（二） 冷战期间： 美苏争霸逐渐让位于“美国独霸”
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军舰就开始频繁在波斯湾活动。 １９４４ 年，美国临时组建驻

守中东的第五舰队，虽然这支部队在战后遭遣散，但战时“美国在阿拉伯、中东、巴林

群岛的油权，表明了它同印度洋区域的经济联系正在大大增长……美国将从目前的

战争中形成全球的而不是半球的战略思想，所以必须想到美国作为一个主要海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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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入印度洋的可能性”①。 １９４６ 年，美国迫使苏联从伊朗北部撤军，开始填补地区

力量真空。 之后，美国迅速打破英国在海湾地区的优势地位，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美
国在伊朗的石油公司已占油田总股份的 ４０％以上。②

二战后，英国开始战略收缩，美国乘虚而入，试图成为印度洋的新霸主。 在 １９５６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美国与盟友英法立场迥异，美国坚决反对英法诉诸武力，以免

苏联乘机在阿拉伯世界扩展势力。 美国的影响因此进一步扩大，“英国和法国在中

东地区的历史地位被占夺后，美国发现中东地区势力均衡的责任已经责无旁贷地落

在美国肩膀上”③。 为填补地区力量真空，美国在 １９６６ 年向英国租借迪戈加西亚岛

用作军事基地。 该岛位于波斯湾东南大约 ２，５００ 海里处，在战略上易守难攻且便于

向东西半球投送军力。 此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印度洋海洋秩序的主导者，为西方

国家保护来自波斯湾的石油和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战略原料。 到 １９８０ 年，日本、
西欧和美国使用的石油中，分别有 ７３％、６３％和 １５％是依靠油轮从波斯湾输入。④

美国不仅在波斯湾地区部署本国军力，也积极扶植伊朗和伊拉克等地区盟友以

供驱使。 伊朗自 １９５３ 年摩萨台政府被推翻后，便成为美国在波斯湾地区最重要的盟

友之一，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均受到美国的渗透和控制。 １９７９ 年秋，亲美的伊

朗巴列维政权在伊斯兰革命中被推翻，革命领袖霍梅尼提出“不要西方，不要东方，
只要伊斯兰”的主张，美伊关系一落千丈。 同年 １２ 月，苏联大举入侵阿富汗，试图开

辟进入波斯湾地区的陆上通道。 美国对此反应激烈，“卡特主义”随即产生，卡特政

府表示：“任何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外来势力都将被认为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侵

犯，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手段，包括武装力量在内，反击这种企图。”⑤从非洲之角到

阿富汗的印度洋西北边缘地区也被卡特政府描述为“危险弧形地带”⑥。
中东地区的形势变化迫使美国寻求更为迅捷的远程投射能力和更靠近波斯湾

的印度洋军事基地。 美方寻求军事基地的努力获得了阿曼、肯尼亚和索马里三国的

积极响应。 美国立即接受了与阿曼和肯尼亚的合作，并在一番犹豫后最终接受了索

马里以军援换取港口使用权的提议。 在获得三国的基地后，美军开始进行兵力部

署。 １９８１ 年 ２ 月，美国快速反应部队开始进驻新基地。 美国的地区盟友体系也发生

了较大变化。 １９８０～１９８８ 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和伊朗背后分别得到美苏的支持。
这场战争对两伊而言胜负互现，对美国而言则借机进一步稳固了对中东地区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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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权。
美国逐步成为印度洋新霸主的同时，其主导地位却面临另一超级大国苏联的强

劲挑战。 在 １９４５～１９４６ 年的伊朗危机中，苏联虽因美英的压力而被迫撤军，但美苏

在中东地区较量也随之开始。 在 １９５６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苏联积极支持埃及将运

河收归国有，借机打击西方在中东的势力。 苏联的行为赢得了不少阿拉伯国家的好

感，为其进一步介入中东地区提供了良好契机。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国家综合力量不

断扩展的苏联希望分享中东和非洲地区的资源，通过成立印度洋分舰队，与美国海

军分庭抗礼。 阿拉伯海、波斯湾和亚丁湾地区成美苏争夺的焦点。
１９６８ 年，在英国确定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军后，苏联舰队在北印度洋进行了为

期 ４ 个月的巡航。 此后，苏联舰队持续不断地在印度洋地区出现。 苏联不仅着意显

示海军实力，也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印度、南也门和索马里签署了互助友好条约。
这些条约使苏军得以使用印度洋港口。 早在 １９６３ 年，苏联就以军援为名获取索马里

的摩加迪沙、基斯马尤港的使用权，并在亚丁湾南侧援建了柏培拉港。 苏联领导人

勃列日涅夫曾将索马里视为“亚安体系”①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表示：“我们的目标是

争取控制西方所依赖的两大宝库———波斯湾的能源宝库和中非与南非的矿产宝

库。”②苏联于 １９６８ 年成立隶属于太平洋舰队的印度洋分舰队，１９６９ 年又获得也门港

的使用权，并在阿拉伯海与亚丁湾连接处的索科特拉岛扩建海空军基地，逐步将触

角伸向阿拉伯海和北印度洋。 不过，苏联尚无力直接对抗美国在印度洋的强势地

位，只能采取有限的兵力介入，同时利用地区国家间的矛盾，扶植亲苏势力。 １９７７
年，苏联盟国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爆发欧加登战争。 苏联在权衡利弊后，决定转而

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军援和支持。 苏联因此失去了拥有三百万人口的索马里盟友和

柏培拉海军基地，却获得拥有三千万人口的埃塞俄比亚盟友和马萨瓦港海军基地。
１９７９ 年，苏联大举出兵阿富汗，并扶植起傀儡政权，旨在从陆上打开经波斯湾南下印

度洋的通道。
然而，苏联受总体实力与海军兵力结构的制约，在与美国的印度洋竞逐中逐渐

落入下风。 尽管苏联军舰时常在印度洋重要海域游弋驻足，却难以获得制海权优

势。 苏联海军核潜艇部队规模庞大，但大型水面舰艇数量有限，在与美国海军的较

量中难有作为。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美国里根政府奉行“新冷战”政策，开始对

苏联的海上扩张进行全面遏制。 苏联则陷入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潭，已无力与美抗

衡。 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苏联的印度洋分舰队在包括中东海域在内的印度洋地区

·６０１·

①

②

“亚安体系”全称“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 ７ 日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共产党和工人

党莫斯科会议上提出这一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分化和控制亚洲国家，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盟主，实现苏联称霸

亚洲的目标。 但这一主张和设想遭到大多数亚洲国家的拒绝和反对，一直未能实现。
［美］Ｅ．Ｂ．波特：《世界海军史》，第 ７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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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难觅踪影。
（三） 后冷战时期： “美国独霸”逐渐过渡为“多国存在”
伴随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美国在印度洋地区几乎掌握了绝对“制海权”。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伊拉克突然入侵科威特，对美国中东霸主地位构成挑战。 美国随即发动海湾

战争，重创伊军，迫使后者撤出科威特。 海湾战争意味着美国军事战略思想开始转

变。 海军上将威廉·欧文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Ｏｗｅｎｓ）在战后感慨道：“对于美国海军来

说，沙漠风暴是变革的助产士。”①１９９２ 年，美国海军发布《由海向陆———为美国海军

进入 ２１ 世纪做准备》战略白皮书，宣告海军战略思想开始转变。 波斯湾地区成为美

国海军实践“由海向陆”、进行前沿部署最重要的区域之一。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美军重建

第五舰队，统辖波斯湾、阿曼湾、阿拉伯海、亚丁湾、红海地区的美国海军部队，受美

国中央战区司令部指挥，成为美国控制中东海域的重要工具。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印度洋地区的“美国独霸”结构开始朝着美、俄、日、印、英、法

等“多国存在”的方向发展。② 虽然美国在战略和军事上仍占显著优势，但其综合国

力出现颓势，对印度洋的主导权有所削弱。 为了维系在印度洋的主导地位，美国积

极拉拢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并炮制所谓中国“珍珠链战略”③，作为鼓噪“中国

威胁论”的依据。 美国通过各种方式对所谓的“珍珠链”国家进行威逼利诱，以最大

限度地限制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和发展。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积极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并提出“印太”

战略概念，新两洋战略逐步成形。 美国决策者认为，把“印太”地区视为一体并作

为地缘战略重点，有助于消除美国的内外政策困境，保持自身伟大强国地位。④ 美

国不仅继续加强中东军事部署，还通过多种手段不断提升中东盟国的军事能力。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美国军方发布《２１ 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聚焦于海上力量的全球投

送能力以及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安全合作。 根据计划，美国将进一步强化在“印太”地
区的海军前沿部署，适度增加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前沿部署，并着手向非洲地区部署

海军力量。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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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Ｏｗｅｎｓ， Ｈｉｇｈ Ｓｅａｓ Ｔｈｅ Ｎａｖａｌ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ｔｏ ａｎ Ｕｎｃｈａｒｔ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Ｎａｖ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ｐ． ４．

楼春豪：《印度洋新变局与中美印博弈》，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第 ２７ 页。
２００５ 年曝光的美国国防部秘密报告《亚洲能源的未来》指出，中国正在建立从中东到南海的海上通道

沿线（“珍珠链”），从而保障其能源利益以及实现广泛安全目标。 参见 Ｂｉｌｌ Ｇｅｒｔｚ， “Ｃｈｉｎａ Ｂｕｉｌｄｓ ｕ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ｅａ
Ｌａｎｅ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Ｔｉｍｅ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７， ２００５．

《美澳印打造“印太”地区各有所图》，载《参考消息》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第 ４ 版。
Ｕ．Ｓ． Ｎａｖｙ， Ｕ． 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ｏｒｐｓ ａｎｄ Ｕ． Ｓ． Ｃｏａｓｔ Ｇｕａｒｄ， “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ｅａ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ａｖ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ａｖｙ．ｍｉｌ ／ ｌｏｃａｌ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 １５０２２７－ＣＳ２１Ｒ⁃Ｆｉｎａｌ． ｐｄｆ，登录时

间：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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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东地区海洋安全的现状

中东海区不仅向外输出大量的能源与资源，更是连接东西方航运的海上生命

线，对全球影响巨大。 然而，自 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大国在印度洋和中东地区的博

弈和中东国家内部矛盾突出，中东海洋安全始终处于纷扰不断的状态。 进入 ２１ 世纪

之后，海盗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凸显，中东海洋安全状况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增加，
集中体现在能源与资源、非传统安全威胁、地区国家间的矛盾冲突等领域。

（一） 能源与资源问题

在过去的百余年里间，能源与资源是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中的重要因素，并在当

今的中东地缘政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作为全球首要能源供应地，中东地区通往其

他大陆的陆地通道却非常狭窄，海运航线特别是通往印度洋航线的意义变得异常突

出，因此成为攸关全球经贸安全的重要议题。 该地区最重要的水域有霍尔木兹海

峡、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 其中，位于阿联酋、阿曼和伊朗三国之间的霍尔木兹海

峡，是连接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必经要道，日石油通行量高达 １，７００ 万桶（２０１３ 年）。
美国能源信息署（ＥＩＡ）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迄今是全球最为重要的咽喉要道（对于

石油贸易而言）”①。 苏伊士运河连接东西半球海运，是亚太国家、印度洋沿岸国家与

欧洲最为直接的海上通道，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运河通行船舶数量不断攀升。 亚丁湾的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与阿拉伯海的关键水域，这条宽约 ３０ 公里的狭窄水道被美国能

源信息署视为石油贸易的“关卡”。
在能源与资源储备方面，中东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矿产和渔业资源。 其中，波

斯湾地区是全球最大的石油产地，年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１ ／ ３，已探明石油储量占世

界总储量的一半以上。② 该地区的沙特等五国位居全球十大原油输出国之列。 根据

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沙特是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拥有全球第二大探

明石油储备，占全球总量的 １６％；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探明储量分别排

名世界四、五、六、七位。 至于已探明天然气储量，伊朗、卡塔尔和沙特分列全球第

二、三、五位。③ 由于中东地区丰富的油气、矿产和渔业资源以及独特的地理位置，其
能源安全问题成为世界大国关注的重要焦点之一。

·８０１·

①

②
③

“Ｗｏｒｌｄ Ｏｉ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Ｃｈｏｋｅｐｏｉｎｔ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Ｕ．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ｉａ．ｇｏｖ ／ ｔｏｄａｙｉｎｅｎｅｒｇｙ ／ ｄｅｔａｉｌ．ｃｆｍ？ ｉｄ＝ １８９９１，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编：《中国矿产资源报告（２０１３）》，北京：地质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 页。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Ｕ．Ｓ．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Ｐｒｏｖｅｄ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Ｙｅａｒ⁃ｅｎｄ ２０１５，” Ｕ．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ｉａ． ｇｏｖ ／ 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 ／ ｃｒｕｄｅｏｉ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 ｐｄｆ ／ ｕｓ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ｐｄｆ，登录时

间：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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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传统安全威胁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目前中东海区最严峻的安全挑战之一。 从中东延伸到亚洲

沿海地区的印度洋北部边缘地带有“不稳定弧形区域”之称。① 这里恐怖袭击频繁，
海盗活动猖獗，自然灾害、非法移民、海洋污染等事件屡屡发生，这些威胁近年来在

中东海域表现明显。
１． 海盗问题。 印度洋东西两端的战略通道都面临海盗威胁。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４ 年间，

海盗活动最猖獗之地在印度洋东北部的马六甲海峡—印尼海域。 ２００５ 年之后，印度

洋东北部的海盗案件数量开始逐年下降；相反，印度洋西北部的索马里—亚丁湾海

域海盗案件却急剧上升。② 这种变化与印度洋西北沿岸地区动荡的安全形势密切相

关。 印度洋西北部的海盗多数来自索马里，该国从 １９９１ 年后一直处于部落纷争引发

的内战中。③ 印度洋海盗的犯罪动机主要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 据世界银行估算，
自 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１３ 年间，索马里海盗共劫持过往船舶 １４９ 艘，所获赎金约 ３．１５～３．８５ 亿

美元，④而国际社会因此承受的经济损失和安保支出要远超此数。 统计资料显示，近
年来海盗事件数量已经大为减少，但无法根绝的海盗威胁仍给国际社会和高风险沿

岸国带来沉重负担。⑤

２． 海上恐怖主义。 海上恐怖主义行为通常指非国家行为主体在海上采用暴力

或者激进方式来制造恐慌、胁迫政府或危害航运，从而实现其特定目的的行为。 海

上恐怖主义在中东海区易于滋生却难以防控，这主要是因为该地区伊斯兰极端势力

的威胁异常突出，地区海上反恐机制却比较薄弱。 近年来的叙利亚内战以及伊拉克

和也门的局势动荡加剧了这种威胁。 在埃及，具有反政府、反西方倾向的伊斯兰极

端势力不断壮大，已对苏伊士运河的正常运行构成了现实威胁。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以来，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兴起成为全球恐怖主义的新力量，其分支机构分布于中东的伊

拉克、叙利亚、沙特、也门、埃及，活动范围趋于扩大，并与当地的恐怖组织和海盗纠

缠在一起，对中东海洋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３． 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伴随中东海域航运不断增加，船舶伴生污染和生

态破坏随之增加。 此外，还有沿海工程建设、岸上工业污染、战争破坏、石油泄漏、污
水排放、过度捕鱼和损害性旅游业等问题。 这些现象在红海、亚喀巴湾、波斯湾等海

域都有明显表现。 据国际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该地区国际河流较多，

·９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 Ｅｌｌｅｎ Ｌ． Ｆｒｏｓｔ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 Ｋｕｇｌｅ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１， ｐｐ． １６－
１７．

许可：《印度洋的海盗威胁与中国的印度洋战略》，载《南亚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２ 页。
汪戎、万广华：《印度洋地区研究（２０１２ ／ 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２４ 页。
刘中民、朱威烈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２０１４ 年卷）》，北京：时事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６６ 页。
伊民：《上半年全球海盗活动有所减少》，载《中国海洋报》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０ 日，第 ４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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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问题存在跨国传播风险，地中海、红海、海湾地区等中东地区的海洋水质也受

到陆源有害物质、农业化学物质和人类生活垃圾的污染，石油泄漏造成的污染情况

也比较严重。① 中东海域海洋生态系统非常脆弱，却承受着多种环境风险，不仅造成

负面经济效应，更对海洋生态环境构成严重损害。
（三） 地区国家间的矛盾冲突

中东地区汇聚了众多国际热点问题，地区国家间的矛盾冲突连绵不断。 ２０１０ 年

底以来，中东变局席卷整个西亚北非地区，埃及、也门、叙利亚等国均出现了内部动

荡，有的甚至发展为内战。 局势动荡和冲突频发对地区海洋安全的威胁不容忽视。
１． 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深刻矛盾。 长期以来，伊朗与波斯湾阿拉伯国家间

的矛盾根深蒂固。 波斯湾阿拉伯国家极大地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并通过海合会力

求在重大安全问题上保持一致。 伊朗则长期与美国关系不睦，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形

成安全对峙局面。 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经济贸易高度依赖海运，军力迅速发展的伊朗

被它们视为海洋安全的主要威胁。 早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就屡屡打击科威特油

轮，并试图在波斯湾进行海上封锁。 两伊战争后，西方的经济制裁促使伊朗更加注

重非对称战法，这也使得对手的反制行为更为困难。 ２０１１ 年底以来，伊朗在波斯湾、
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军力增加和军演升级，引起了美国及海合会国家的高度关

注。 美国海军借机增强地区部署，据称“既为了应对伊朗军事活动的升级，也为了应

对其令人不安的政治言论，特别是关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②。 如今，随着伊

朗与海合会国家关系持续紧张，波斯湾地区的海上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２． 红海—亚丁湾沿岸国家局势动荡。 ２０１０ 年底以来的中东变局浪潮影响深远，

已经在埃及、也门等地区国家导致政治动荡、政权更迭乃至内战爆发。 在红海—亚

丁湾沿岸国家中，索马里的状况最为糟糕，该国政局动荡是当地海盗难以禁绝的主

因。 也门和索马里情况相近，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也门历经内战、反政府叛乱以及恐怖主

义活动摧残。 ２０１１ 年以来，也门国内出现政治动荡，发生低强度内战，同时面临“基
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的严峻威胁。 也门动乱既源于国内教派

之争，更源于外部大国的介入和干预。 从地缘战略视角来看，也门局势攸关亚丁

湾—曼德海峡—红海国际航道的通行安全。 也门的安全形势使得红海—亚丁湾地

区的海洋安全面临更多的风险。
３． 地区国家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 由于中东海域资源储量丰富，国家间的领土

和海洋权益争端更加难以解决。 例如，红海和亚喀巴湾的 １３ 起边境领土争端至今悬

·０１１·

①
②

国际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展望》，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５４ 页。
Ｒｕｐｅｒｔ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Ｂｕｒｎ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ｖ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２，” Ｓｔｉｍｓ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ｉｍｓｏｎ．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ｓｔｉｍｓ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２
－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ｎａｖ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ｐ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０，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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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埃及和沙特虽已签订蒂朗岛和塞纳菲尔岛的归还协议，①但归

期难定。 在波斯湾地区，伊朗与伊拉克和阿联酋均存在岛屿归属纠纷，而巴林和卡

塔尔之间的领土争端目前已经提交国际法院。 除油气资源外，该海域的渔业和矿产

资源同样成为地区矛盾的潜在诱因。 一些争端问题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单纯的国家

管辖权，还可能影响其他国家的通行权利。 譬如，埃及、沙特、苏丹和也门各自对

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读，可能会限制他国军舰在红海南端的无害通过。
埃及还根据海洋基线原则，将苏伊士湾划为封闭的内水。 这些过境问题会对所有使

用地中海—红海通道的国家产生影响，在出现危机时可能会影响到国际航运的整体

安全。
４． 地区国家海军力量比较与军力对峙。 中东国家发展海军力量一般有三个主

要动机：一是作为国家身份的体现，二是作为国家机器的必要组成部分，三是用来支

持政治军事战略。② 囿于多重考量，中东地区国家未将海军置于首位，但仍在不断提

升海军力量。 在波斯湾地区，伊朗和沙特海军占据优势。 通常认为，伊朗海军要强

于包括沙特在内的海合会国家的海军，尤其是伊朗拥有较强的潜艇部队，而海合会

国家尚不具备独立的反制战力，主要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 在红海—亚丁湾地区，
埃及和沙特的海军力量占据优势，其他国家的海军力量非常有限。 埃及海军主力部

署在地中海沿岸，只有少数部署在红海沿岸，且装备落后；沙特虽然拥有总部位于吉

达港的西部舰队，但其海军主力也部署在波斯湾一侧。 近年来，从叙利亚内战到也

门冲突，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军事角力日趋激烈。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以来，沙特牵头组建多

国联军，打击也门胡塞叛军，后者据称得到了伊朗的暗中支持。③

三、 中东海洋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

中东地区的海洋安全合作进展显著，主要的合作内容包括地区国家开展的区域

安全合作和联合军演，以及国际社会和区域国家为应对海盗、海洋环境污染等非传

统威胁而建立的多项安全机制等。
（一） 举行区域安全合作和联合军演

１． 波斯湾地区。 始建于 １９８１ 年的海合会是当前海湾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组

织，旨在通过合作实现自强，其正式成员包括沙特、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和科

·１１１·

①
②

③

张凯：《地缘视角下的蒂朗海峡协议》，载《公共外交季刊》２０１６ 年冬季号，第 ２３ 页。
Ｄａｖｉｄ Ｎ．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Ｆｒｅｄ Ｗ． Ｃｒｉｃｋａｒｄ ａｎｄ Ｅｄｗａｒｄ Ｌ． Ｔｕｍｍｅｒ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ｏｕｒ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ｌｉｆａｘ：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２， ｐ． ６４．
《也门胡塞遭沙特空袭伊朗是否会袖手旁观？》，新华网，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０３ ／ ２８ ／ ｃ＿１２７６２８０７４．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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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特六国。 海合会国家联合的核心驱动力在于安全防务问题。 成立迄今，海合会国

家不仅在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重大地区事件中实现行动协调，还相继

签订了《联合防御条约》 （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ＧＣＣ） 和 《安全条约》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ＧＣＣ），组建“半岛盾牌”联合部队，使集体安全机制不断完善。 海合会国家

经常举行联合军演，成员国在联合指挥、情报共享和反恐等方面的军事合作达到了

较高水平。 海合会国家推动的地区合作进程无疑有利于促进地区海洋安全，但成员

国与伊朗的矛盾根深蒂固，两者经常举行针锋相对的军演，容易加剧地区局势紧张，
对地区海洋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２． 红海—亚丁湾地区。 红海的亚喀巴湾是沙特、埃及、以色列和约旦四国的海

上边界交汇之处。 根据 １９７９ 年埃以和约，埃及和以色列均未在亚喀巴湾保有海军力

量；沙特的军力部署以波斯湾为核心，在亚喀巴湾海军力量很少；只有约旦拥有一支

规模较小却相当专业的海军力量。 目前，经过蒂朗海峡进入亚喀巴湾的自由航行权

由域外国家的舰船来监控和保障，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就设立了多国部队和观察员。 近年

来，沙特非常注重发展与红海—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军事合作。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沙特举

行了号称“该地区史上最重要、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汇集了来自西亚北非等地区

的 ２０ 个国家参加。 沙特官方表示，此次军演显现大西亚北非的伊斯兰国家将“团结

一致应对区域内所有挑战与维护和平稳定”。① 在红海—亚丁湾地区，沙特尤其看重

与埃及的军事合作。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埃及应邀参与沙特打击也门胡塞叛军的多国联

军，并配合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同年 ９ 月，沙特资助埃及购买先进登陆舰，旨在加

强在红海—亚丁湾地区的两栖登陆能力建设，以应对也门乱局等危机。
３． 泛印度洋区域。 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的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２０１３ 年更名为环

印度洋联盟）是环印度洋区域唯一的经济合作组织。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有 ２１ 个正式

成员国（其中伊朗、阿曼、阿联酋、也门、索马里等国为中东沿海国家）和 ７ 个对话伙

伴国（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埃及）。 该组织设立的初衷在于促进地区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但此后关切的领域逐渐扩展。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联盟第十二届部长

理事会会议通过《古尔冈公报》（Ｇｕｒｇａ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é），强调海事安全成为未来十年

的合作重点。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召开印度洋航运安全会议，并研究建立印度洋航运

安全信息交换和海上形势监控机制。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联盟第十三届部长理事会会议

通过《环印联盟关于和平、生产性和可持续性利用印度洋及其资源的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ＩＯＲ⁃ＡＲＣ ｏｎ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联盟第十五届部长理事会会议通过《环印联盟海洋合作

宣言》（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ＯＲ⁃ＡＲＣ 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近年来，环印联盟为区域国

·２１１·

① 《中东史上“最大规模” 军演剑指何方？》，新华网，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０２ ／ １９ ／ ｃ＿１２８７３１１８４．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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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间及与域外国家的对话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但在应对海盗等地区威胁上的作用

尚不显著。 澳大利亚、印度、印尼等主要成员国因此希望推动联盟建设，使之成为重

塑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的重要机制。
（二） 构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际和区域安全机制

１． 打击海盗的国际努力。 为治理索马里海盗问题，联合国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先后

通过了五个专项决议，授权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派军打击海盗和执行护航任务。 欧

盟、北约、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和韩国等先后向亚丁湾海域派出军舰开展反海盗

作业。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索马里海盗问题联络小组”成立，成员包括 ６０ 余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负责协调国际社会打击海盗的努力。 欧盟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起开展为期一年的

“阿塔兰塔”（Ａｔａｌａｎｔａ）行动，旨在震慑和打击索马里海域的海盗和武装抢劫行为；以
美国为首的北约也多次开展打击海盗行动。 中国海军自 ２００８ 年底起在亚丁湾—索

马里海域开展常态化护航行动。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完成了近

６ ３００ 艘的中外船舶护航任务，其中外国船舶为 ３，２４２ 艘次，并积极承担了 １０ 艘次

世界粮食计划署船舶的护航任务。① 国际社会还设有一些联络组织和信息情报机

构，如国际海事组织海盗报告中心、英国海上贸易组织、“非洲之角海上安全中心”、
北约航运中心等，为过往商船及军舰提供海情资料、船舶定位、军舰护航、船只遇袭

等各类信息，统筹和协调商船和军队的反海盗行动。 这些机构的背景、性质和工作

重点各不相同，但都以保护航运安全为宗旨，为地区海洋安全发挥积极作用。
２． 应对海洋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区域合作机制。 在中东地区，应对海洋环境

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区域机制已经建立，但效果不尽相同。 在红海—亚丁湾地区，埃
及、厄立特里亚、约旦、沙特、索马里、苏丹和也门均是 “红海—亚丁湾环境项目

（ＰＥＲＧＳＡ）”的成员国，项目秘书处设在沙特的吉达港。 在波斯湾地区，巴林、伊朗、
伊拉克、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等国于 １９７８ 年签署“科威特协议”，决
定建立地区海洋环境保护组织，总部设在科威特。 虽然该组织因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１ 年的海

湾战争遭受破坏，但其执行机构“海洋应急互助中心（ＭＥＭＡＸ）”迄今仍然发挥着协

调区域监督、培训、信息交换和应急计划的作用。 该地区还有其他一些双边和多边

海洋环境合作机构，如埃及、以色列、约旦和沙特四国合作建立位于亚历山大港的中

东区域协调中心，专门负责环境应急反应和准备事务；在亚喀巴湾，埃及、以色列和

约旦三国开展了一项应对原油泄漏的合作项目。 这些环境保护和应急机制几乎涵

盖了地区所有国家，为中东国家间的海洋安全对话提供了重要渠道。

·３１１·

① 张腾飞：《亚丁湾护航展现中国担当》，载《解放军报》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第 ４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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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东海洋安全合作的制约因素

虽然中东地区的海洋安全合作取得显著成绩，但仍面临多重挑战，主要表现为

受到美国企图独霸中东、国际社会难以长期持续投入、地区国家维护海上安全能力

薄弱以及滋生安全威胁的根本问题难以解决等因素的制约。
（一） 美国的地区霸权

在中东海域，美国试图对某些海上战略通道实行排他性控制，对中东海上安全

构成重大潜在威胁。 ２１ 世纪以来，为增强对中东地区的掌控，美国先后发动了两场

反恐战争，以此彰显自身军事实力和巩固地区同盟体系。 目前，美军的军事基地遍

布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吉布提、阿富汗等国，在海湾地区已形成了弧形的“珍
珠链”。① 中东海域的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均属于美军宣称在战时

要予以控制的十六个海峡之列。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美国牵头举行了迄今中东最大规模、
有 ３０ 余国参加的国际海上反雷演练，演习指挥官凯文·多内甘（Ｋｅｖｉｎ Ｄｏｎｅｇａｎ）中
将一方面高调鼓吹演习旨在“保护商业的自由流动，使其免受海盗、恐怖主义和水雷

等一系列海上威胁的侵害”，一方面又念念不忘“该地区拥有全球三大海上关卡，显
然对全球都很重要”，②实际上是强调该地区对于美国维护在中东地区霸权的重要

性。 长期以来，美国护持中东霸权的努力使得地区国家间矛盾丛生，紧张对峙，其中

阿以之间以及海合会国家与伊朗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 美国不仅在该地区部署强

大军力，发动数次战争，还持续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暗中煽动“阿拉伯之春”，③其所作

所为加剧了地区政治动荡和安全恶化。 虽然许多事态在陆上发生，但安全威胁最终

会传导至海洋，不论是国家间军备竞赛与军力对峙，还是海盗和海上恐怖势力等。
美国图谋掌控的中东海上要道都是印度洋国际航线的必经之地，一旦付诸实施，将
对全球航运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二） 地区国家维护海上安全的能力薄弱

鉴于国际社会难以持续投入，维护海上安全的长久之策应是加强区域海上安全

力量建设，由西亚北非国家在邻近海域开展巡逻与护航，应对各类海上安全挑战与

突发事件。 尽管国际社会屡屡呼吁地区国家发挥作用，后者的配套能力建设却乏善

可陈。 在中东地区安全事务中，海洋议题较之于陆上议题处于次要位置，并且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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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孙德刚：《美国在海湾地区军事部署的“珍珠链”战略》，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１６－
２９ 页。

“Ｗｏｒｌｄｓ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Ｕｎｄｅｒｗａｙ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Ｎａｖｙ， Ａｐｒｉｌ ４，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ａｖ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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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惠侯：《阿拉伯世界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原因及影响》，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第 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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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对空军的重视通常也要超过对海军的重视。 目前，不少中东沿海国家连捍卫本

国海洋主权的能力尚不具备，遑论远程投射军力，应对敌国海上威胁，或打击海盗和

巡逻护航。 地区国家不仅海上安全防卫能力有限，而且缺乏健全的地区集体安全架

构。 地区国家间矛盾错综复杂，缺乏建立海上集体安全体制的基础和动力。 譬如，
伊朗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打击索马里海盗的行动，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起便派军舰在亚丁

湾海域巡航。① 然而，伊朗的举动却被沙特等海合会国家视为在红海—亚丁湾区域

进行势力扩张，后者甚至采取了针锋相对的防备措施。 可以说，如果没有联合国、国
际社会及主要大国的推动和协助，建设一支有效的区域海上安全力量几乎难以实现。

（三） 域外大国持续介入与竞逐

域外大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持续介入与竞逐，也掣肘着中东海洋安全。 除美国在

印度洋推行“前沿存在”政策，依托迪戈加西亚基地和巴林基地等前沿存在，加强对

中东地区的军事控制外，印度、俄罗斯、日本、英国、法国等国也持续加大对印度洋和

中东地区的介入和竞逐。 印度由于自身地缘优势，早已萌发控制印度洋的强烈愿

望。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伴随印度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海空军力的强化，主导印度

洋的梦想也逐渐付诸实践。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印度海军建设步伐坚定而迅速，成为

印度洋的主要竞逐者之一。 中东海域被印度纳入安全边界之内，２００１ 年印度国防部

年度报告即指出，“鉴于印度的规模、位置、贸易往来和广泛的专属经济区，其安全范

围延伸到西部的波斯湾和东部的马六甲海峡”。② ２００７ 年，印度外交部长普拉纳布

·慕克吉对印度海上利益主要区域进行了描绘：“北起波斯湾，南至南极洲，西起好

望角和非洲东海岸，东至马六甲海峡……和印度尼西亚。”③如今，印度一些思考海洋

事务的人士又将“印太”作为涵盖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地区的概

念，从而使得印度在中东地区的安全角色不断合法化。④ 此外，英法日俄等国在中东

地区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军事存在并有不断加强的趋势。 英国虽早已撤出苏伊士运

河以东区域，但仍在地中海建有军事基地，部署有约三千人的军事力量。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英国与巴林签署军事合作协议，将在巴林塞勒曼港建设立海军基地。 这是英国

４３ 年前从中东撤军以后在中东地区建立的第一座永久军事基地。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英
国正式启用该基地，主要停靠英国皇家海军的驱逐舰、护卫舰及扫雷艇等，用于辅助

针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并防范有关国家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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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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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进行阻挠，确保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灵活性”①。 法国在吉布提和阿联酋均

拥有军事基地，与其在北非和地中海的军事基地遥相呼应。 其中，法国吉布提军事

基地是其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海外基地，已经存续约 １５０ 年之久。② 日本和俄罗斯

分别在吉布提和叙利亚拥有一处军事基地，并部署有数百人的军事力量，前者主要

服务于执行护航任务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后者主要服务于支援叙利亚政府军的俄

军。 这些前沿军事基地为英法日俄等国扩大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提供了重要便利。
（四） 国际社会力量投入难以持续

自 ２１ 世纪以来，在亚丁湾、波斯湾等中东航运高风险区，由于迫切的海上安保需

求和地区国家的有限能力，国际社会不得不承担维护中东海洋安全的重任。 迄今为

止，国际社会维护中东海洋安全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无法持续投入的

现实难题，最为突出的是财政支出问题。 中东海域的海上安保行动所费不菲，尤其

是在欧美国家近年来因经济困境而压缩国防预算的大背景下，仅 ２０１２ 年巡弋亚丁湾

的欧盟与北约部队就花费 １０．９ 亿美元，③使得国际社会和相关国家承受了较大的经

济代价。 近年来，欧盟“阿塔兰塔行动”和北约部队都已缩减在中东海域的力量部

署。 从投入和产出的效率比看，长期部署国际部队并非最佳选择，代价高昂的联合

巡逻也难以根绝海盗威胁。

五、 余论

印度洋是联结中国与中东、非洲及欧洲国家的重要贸易和能源通道，对中国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处于印度洋西北边缘的中东国家与中国在资

源、资金和市场潜力方面具有高度互补性，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柱

之一。 目前，国际社会维护中东海洋安全的努力虽然有所成效，但造成地区海上安

全形势持续动荡的根本问题并未解决，维护中东地区海洋安全，首先必须要缓解中

东国家间的矛盾，解决和预防地区冲突。
对于中国而言，中东海洋安全实为印度洋海洋安全的重要部分和关键环节。 近

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关于新时期亚欧非区域经济合作的最新主张。 党的

十九大报告更是把“一带一路”建设和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经济建设

和全方位外交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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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①。 中东地区地处“一带一路”交汇处，该地区国家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要合作伙伴。 其中，中东沿海地区局势的稳定及中东海上交通线的畅通，是关

乎中国“海上丝路”构想持续推进的关键。 中国的经济安全有赖于中东地区的资源

和能源，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中东海洋安全紧密相连。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和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在缓解乃至解决中东地区矛盾方面具有自身优势，
也有望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 譬如，在旷日持久的伊核问题谈判中，中国发挥了独

特的建设性作用，特别是在谈判陷入僵局等重要节点，中方总是积极寻求解决问题

的路径和思路，成为劝和促谈的重要力量。 中国在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前提下，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协助解决地区国家间的矛盾，减少这些矛盾对中东海洋安全的

负面影响。 此外，由于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影响中东地区海洋安全的重大风险因素，
而在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中，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是当前中国在中东海域所面临的

现实而紧迫的威胁，对中国的航运安全构成了较大压力。 为此，中国正积极参与亚

丁湾护航的国际合作，与多国共同打击海盗及海上恐怖主义，为全球安全贡献自身

力量，将在亚丁湾等中东海域开展的反海盗行动作为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

良好平台。 除此之外，中国还积极谋划利用“丝路基金”等机制，帮助相关国家提升

基础设施建设和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机构合作关注该

地区的海洋安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从未来发展来看，中国将与印度洋沿岸和

中东地区国家一起，追求共同利益，应对共同威胁，在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中实现合

作共赢，从而共同维护中东海洋的长久安全。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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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陆钢：《一带一路搭建国际合作新平台》，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第 ５ 版。


